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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隨
即
，
我
發
現
林
斤
瀾
要
講
的
並
非

﹁美
好
的
故

事
﹂
：我

走
的
是
極
不
安
靜
的
路
，
為
什
麼
喜
歡
極
寧
靜
的
詩
？

說
不
清
楚
。
只
悟
到
坎
坷
、
倥
傯
、
蹭
蹬
、
忐
忑
、
浮
沉
…
…

這
些
同
部
首
偏
旁
的
字
，
若
在
其
中
找
到
片
刻
的
寧
靜
，
能
叫

渾
身
鬆
弛
，
極
舒
服
。

接

，
林
斤
瀾
開
始
想
像
那
個
擺
攤
的
年
輕
人
，
﹁賣
書

為
的
輕
裝
上
路
，
投
身
戰
爭
，
奔
赴
外
戰
內
戰
交
錯
的
前
線
﹂

︱
︱

這
一
上
路
，
決
定
了
一
生
的
方
向
，
經
歷
戰
爭
的
火
，
牢

獄
的
水
，
革
別
人
的
命
和
別
人
革
自
己
的
命
，
也
許
在
哪
裡
摔

倒
，
爬
得
起
來
或
者
爬
不
起
來
。
現
在
，
也
許
安
靜
了
，
也
許

在
罵
，
罵
什
麼
？
朝

年
輕
時
候
奔
赴
的
、
現
在
也
丟
不
下
的

方
向
…
…

林
斤
瀾
早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便
﹁上
路
﹂
了
，
至
一
九
四○

年
決
意
去
延
安
、
遇
到
《
一
切
的
峰
頂
》
之
前
，
已
經
有
了
種

種
﹁革
命
經
歷
﹂
。
《
林
斤
瀾
說
》
中
有
一
章
《
行
歌
如
夢

︱
︱
林
斤
瀾
的
﹁革
命
﹂
及
其
抗
日
戰
友
》
，
從
﹁大
約
是
溫

州
唯
一
一
個
敢
於
不
到
政
府
部
門
登
記
的
民
間
團
體
﹂
︱
︱
﹁

抗
日
戰
友
聯
誼
會
﹂
說
起
：
抗
日
戰
友
聯
誼

會
，
不
管
是
共
產
黨
員
還
是
國
民
黨
員
，
不

管
坐
過
國
民
黨
的
牢
還
是
共
產
黨
的
牢
，
只

要
是
抗
過
日
的
，
都
是
會
員
，
都
可
參
加
，

都
有
資
格
來
敘
舊
，
都
有
資
格
來
吃
一
頓
飯

。
但
，
飯
錢
自
付
，
二
十
元
…
…

於
是
這
聚
會
上
便
有
了
﹁各
色
人
等
﹂

…
…

其
中
還
有
﹁常
常
背
別
人
的
舅
媽
﹂
的

。
程
紹
國
對
﹁背
舅
媽
﹂
的
解
釋
顯
然
是
聽

林
斤
瀾
說
的
：

﹁背
舅
媽
﹂
，
即
是
黨
內
處
決
的
代
名

詞
。
一
條
繩
索
套
上
脖
子
，
背
了
十
來
步
，

氣
絕
，
被
扔
在
一
個
事
先
挖
好
的
坑
裡
了
。

既
省
子
彈
，
又
無
聲

息
。
…
…

一
九
四○

年
秋

，
林
斤
瀾
和
兩
個
革

命
夥
伴
決
意
離
開
溫

州
去
延
安
。
組
織
上

安
排
他
們
轉
道
重
慶

。
走
到
貴
州
獨
山
，

林
斤
瀾
便
遇
到
了
那

個
﹁擺
攤
的
年
輕
人

﹂
。
待
得
一
九
四
一
年
到
達
重
慶
，
﹁相
煎

何
太
急
﹂
的
﹁皖
南
事
變
﹂
已
經
發
生
，
接

頭
的
書
店
﹁已
斷
絕
接
頭
了
。
林
斤
瀾
被
撂

在
重
慶
，
開
始
了
流
亡
的
生
活
…
…
﹂

﹁事
隔
將
近
半
個
世
紀
﹂
，
林
斤
瀾
走

過
許
多
﹁極
不
安
靜
的
路
﹂
之
後
，
又
想
起

了
那
個
擺
攤
的
年
輕
人
，
但
在
《
峰
頂
》
中

，
他
顯
然
已
描
畫
不
出
那
青
年
﹁上
路
﹂
之

後
的
﹁美
好
未
來
﹂
了
…
…

林
斤
瀾
有
他
的

﹁困
惑
﹂
。
在
《
峰

頂
》
最
後
，
他
寫
下
了
自
己
的
﹁不
明
白
﹂

︱
︱

記
下
這
些
又
算
怎
麼
回
事
，
不
過
是
時

間
，
據
說
就
是
生
命
，
據
說
流
水
一
樣
流
走

無
可
奈
何
，
據
說
走
的
是
一
個
圓
圈
、
怪
圈
、
魔
圈
。
當
年
讀

它
不
懂
，
又
叫
它
吸
引
住
了
的
﹁一
切
的
峰
頂
﹂
，
寧
靜
之
極

，
其
實
是
圓
圈
裡
的
一
個
起
點
，
又
是
終
點
。
其
實
現
在
我
還

不
明
白
，
這
是
悲
哀
或
是
歡
喜
。

如
果
希
望
圓
圈
轉
起
來
，
帶
點
螺
旋
性
質
，
就
是
理
想
主

義
了
嗎
？

程
紹
國
是
了
解
林
斤
瀾
的
，
他
說
：
﹁林
斤
瀾
對
世
界
的

認
知
是
兩
個
字
﹃困
惑
﹄
。
困
惑
是
理
性
色
彩
，
這
裡
有
思
索

，
有
感
嘆
。
他
的
眼
睛
後
躲

﹃沉
思
的
老
樹
的
精
靈
﹄
。
﹂

究
竟
是
什
麼
﹁困
惑
﹂

林
斤
瀾
？
推
算
起
來
應
是
寫
於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末
的
《
峰
頂
》
，
很
有
些
隱
隱
約
約
的
﹁說

不
清
楚
﹂
和
﹁不
明
白
﹂
，
令
人
費
思
，
直
到
有
一
天
遇
見
了

《
翠
微
山
》
。
《
翠
微
山
》
是
林
斤
瀾
的
一
篇
短
文
，
刊
於
二

○
○

四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
溫
州
晚
報
》
﹁池
上
樓
﹂
副
刊
，

說
的
是
﹁大
約
十
多
年
前
﹂
訪
翠
微
山
烈
士
墓
的
感
悟
。

…
…
方
台
三
層
，
欄
杆
衛
護
，
石
級
升
降
，
刷
白
嚴
正
。

中
間
立
碑
曰
﹁為
國
犧
牲
永
垂
不
朽
﹂
，
字
跡
熟
悉
，
卻
沒
有

簽
名
，
沒
有
年
月
，
不
知
什
麼
戰
事
，
因
何
﹁犧
牲
﹂
。（

中
）

近日，湖北武漢
有七家父母聯手，改
建、利用農村一處廢
棄的學校，親自給他
們十歲的孩子講課，
力求打造一個 「桃花

源」式的學校。這些家庭都經濟條件良好
，一般父親在城裡打拚養家，母親在鄉下
教育孩子。孩子的父母也都受過高等教育
，不少還曾出國留學或當過老師。國人對
此討論熱烈。專家普遍認為，這不利於孩
子今後接觸社會，融入主流；非專家則艷
羨有加，覺得這些孩子日後大可出國深造
，不必參加國內的高考。

國外的「家庭學校」（home school）是
指由父母或家庭教師在家中給孩子授課的
教育方式。在發達國家，這是義務教育法
實施後，家長除了公立和私立學校之外的
又一選擇。家長青睞家庭學校的三大理由
是：擔憂外面學校的環境，希望加強宗教
或道德教育，不滿一般學校的教學水平。
對那些家住偏遠山村、暫居國外或經常搬
遷的家庭，這更是家長的首選教育方式。
在美國，家庭學校被主流社會認可，不少
名校如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康奈爾
、布朗大學等都接受在家庭學校完成高中
教育的新生。家庭學校的畢業生只要參加
美國大學的標準入學考試如SAT、ACT，
並且提供中學期間的詳細課程安排和學業
功課記錄就可申請入學。目前家庭學校在

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美國最為流行，在德
國和瑞典則不合法。

國外的家庭學校，教學手法多種多樣，有的強調
學習西方經典，有的提倡 「自然學習」，還有的呼籲
「多種智能學習」，而且這些手法目前在公立或私立

學校也被借鑒。更有一些家庭學校聯手組成 「合作社
」，互相教育子女，類似於本文開頭提到的武漢學
校。

關於家庭學校的利弊，美國也多有爭議。支持者
說這樣的體系培養出的孩子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更
熱心公益，自己的幸福感也更強。反對者則認為家庭
學校的標準不夠嚴格、科目不夠完善；教育出的孩子
缺乏和不同背景的同齡人接觸和 「社會化」的機會，
和多元化的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他們還可能在家中被
灌輸宗教極端主義理念，和現代公民的素質標準不
符。

我的美國學生中，有一位猶太姑娘從小隨父母到
中國，在東北上了小學，回到美國後就由母親在家教
她，直到她十六歲進入大學。這是個優秀、成熟的學
生，就是有點怕羞。另一位男生也是家庭學校的產物
，功課不算好，但個性開朗，熱情助人，沒有發生專
家擔憂的自閉、自我中心問題。當然，這兩個例子只
是個案，不能據此對美國所有的家庭學校作出權威評
判，但至少說明這種教學方式被主流社會接受，孩子
在大學也並未處於邊緣化的困境。

在中國，要想辦好家庭學校就沒那麼容易了。私
人的經濟保障以及父母的眼界和能力還在其次，社會
的容忍和管理還遠未成型。不知武漢的那個學校能堅
持多久，那裡的孩子又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前景。

蛇年春節和往年新
春一樣，令華人社區和
每個華人家庭都喜氣洋
洋，充滿歡樂祥和氣氛
。五花八門的賀年禮品
和食物琳琅滿目，祝福
語和恭維話充塞耳邊。

而我最想看到的卻是人們純真、愉悅的笑臉，
最想聽到的是人們發自內心真誠、坦率的笑
聲。

笑臉引起共鳴，笑聲牽動情懷。從遙遠東
方傳來的親友祝福電話，我彷彿能看到他們的
音容笑貌，而更令我開懷的，是今年二月十七
日（大年初八）晚上在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劇院欣賞了一場精彩的姜昆新春爆笑晚會。這
台由中國曲藝家協會主辦，加拿大中國專業人
士協會和加拿大傳奇文化發展公司承辦的晚會
，表演者是在海內外華人中享有盛譽的相聲表
演藝術家姜昆和戴志誠、鄭健、周煒等一批相

聲界明星人物。陣容鼎盛，加之姜昆的洋弟子
大山特地趕來為晚會做嘉賓主持。名師高徒聯
袂，中西名嘴互侃，其藝術性和娛樂性更令人
期待。

晚會首先由朱少宇和張露曦表演相聲《我
要當明星》，生動逗笑的語言，誇張活潑的動
作，一下子調動了全場氣氛，笑聲溢滿演出大
廳。緊接周煒、鄭健的《歡聲笑語》，倆人
精堪的表演，令人擊節叫好。周煒是姜昆第二
十六位入室弟子，相聲工夫自不在話下，而且
聲音宏亮，隨後高歌一曲也獲滿堂掌聲。而曾
獲世界滑稽 「金小丑」大賽最高榮譽 「金小丑
」獎的孖生兄弟劉全和、劉全利，則為多倫多
華人獻演了默劇小品《兄弟拍電影》。這令我
想起了喜劇大師卓別林，一笑一瞥，一揮手一
投足，都那麼幽默富於內涵，讓人由衷從心底
發出笑聲。該劇還當場從觀眾席上請來四人充
當臨時演員，他們生澀有點笨拙的表演大大增
添了台上台下的交流和樂趣。

當然，人們最期盼的還是姜昆出場。而他
也不負眾望，搭檔戴志誠、趙津生演出的《和
誰說相聲》以及壓軸與周煒、戴志誠、鄭健、
朱少宇演出的《專家指導》，內容滲透現實生
活，鞭撻社會中的不良現象，可謂入木三分，
通俗不失深刻，嘻笑怒罵中令人反思進步。笑
聲，像一根主軸貫穿整台晚會；歡樂，似空氣
般感染每個人的心。

演出當天，姜昆還被安省委任為該省旅遊
文化親善大使，在中國宣傳安省和加拿大的旅
遊資源，進一步促進加中文化交流，加深兩國
人民的相互往來了解。多年來，姜昆訪問加拿
大十多次，對這裡有一定認識，由他擔任這個
橋樑角色，再合適不過。望在熱烈掌聲中向
觀眾謝幕的姜昆和其他藝術家們，我更體會到
佳節倍思親的涵義。踏雪地走向停車場，在
零下十幾度的夜晚一點都不覺冷。笑聲故園來
，讓海外華人感到更親切，更開懷。

蛇 年 春 節 期 間 ，
CCTV中文國際頻道的 「
走遍中國」欄目，連續播
出了介紹各地風味小吃的
系列專題片，打頭第一集
，便是《西安小吃，活色
生香》。作為一介對飲食

文化比較關注的本地居民，我應邀在專題片中對西
安小吃做了一點兒介紹，下面要寫的，是面對
CCTV的鏡頭時沒有說到的內容。小吃是餐飲市場
上和吾等草民關係最密切的一個品類，真可謂 「不
可一日無此君」矣！

但是，如果呈上一管筆、一張紙，讓您立馬給
小吃之謂寫出準確而簡潔的定義，行嗎？

不管您行不行，反正我不行。不過不行也不要
緊，咱們可以查詞典嘛！

《現代漢語詞典》對小吃一詞的詮釋是： 「一
、飯館中分量少而價錢低的菜。

二、飲食業中出售的年糕、子、元宵、油茶
等食品的統稱……」我一向認為，給字或者詞撰寫
釋文，是一件難度特別大的事兒，而挑釋文的毛病
，則相對容易許多。譬如上面這一條釋文，怎麼能
把 「分量少」列為定義小吃的標準之一呢？荒謬！
要知道，我們西安的牛羊肉泡饃，就是以小吃的身
份在全國的餐飲評審中獲得金鼎獎的；如果上述釋
文的撰寫者（或審定者、編輯出版者）來西安，我
一定請他吃一次牛羊肉泡饃，讓他自己判定，這種
小吃的分量，究竟是少、抑或不少。

在我看來，所謂小吃，其實就是那種和大菜相

對應的餐飲。大菜者，西安人又稱之為硬菜、主菜
，是那種高規格的宴席上，被八冷八熱鋪墊、烘托
，最後隆重推出的一道或幾道既好吃，又好看，價
格還特別高，能給請客的人掙足面子的招牌菜；一
語以蔽之，大菜其實是一種內涵複雜的吃品。小吃
則截然相反，它是一種功能較為單純的飯食，主要
功能就是填飽人的肚子（當然也必須美味，營養，
潔淨）。同前呼後擁出場的大菜不同，小吃的登上
餐桌，常常是形孤影單，一碗，一個臘汁肉夾饃
，一盤包子……似乎很有幾分寒酸。但恕我直言，
就像腦滿腸肥的富翁不一定比身材瘦削的窮漢更健
康一樣，對人的腸胃（而不是人的意識）而言，最
受歡迎的，不是極盡豪華的大菜，而是貌似簡陋的
小吃。

如果讓我來給小吃定義，那就是：簡單，好吃
，便宜，能使人的身心長久保持健康的飯食。

至於小吃的顯著特點，起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
歸納，但卻絕對和前述詞書裡的 「分量少」無關。

小吃的第一個特點，我以為應該是由品種林林
總總所構成的洋洋大觀；這個特點，在西安的餐飲
市場上表現得特別突出。正如CCTV專題片中介紹
的： 「西安，不僅以十三朝古都的悠久歷史聞名於
世，也以各色美食吸引八方來客。據統計，西安
的小吃有二百多種，是中國小吃品種最多的城市之
一」，也因此， 「二○一一年，西安入選亞洲十大
小吃城市，並且成為中國內地唯一入選的城市」。

在過去，小吃是上不了大席面的，即就是勉強
擠了進去，也是作為補充和陪襯，成不了主角。現
在則不然。如餃子、牛羊肉泡饃等傳統的西安著名

小吃，就已經堂而皇之的從 「大牌檔」昂首闊步地
走進了宴會廳，成為赫赫有名的餃子宴和泡饃宴；
更有把釀皮子、鍋貼、柿子餅、金線油塔、棗肉沫
糊、臘汁肉夾饃等著名小吃，與西安飯莊的葫蘆雞
、溫拌腰絲、奶湯鍋子魚等招牌大菜組合起來，名
曰陝西小吃宴，可謂強強聯手，珠聯璧合。以上這
幾種價格不菲的小吃宴，如今都已成為西安的政務
招待和商務招待的重要選項，最終的結果，是使得
請客的人掙足了面子，賣飯的人掙足了銀子，吃請
的人大快了朵頤、大開了眼界，實現多贏，皆大歡
喜！

我覺得，小吃升級，搖身成宴，這就像村姑成
了貴婦、貧女變為富婆，絕對是好事兒。只是小吃
宴不菲的價格，卻讓我想起了小吃（不是小吃宴）
的另一個特點，這就是它的平民性和大眾性，而平
民和大眾，又顯然是和高價位格格不入的，於是，
忍不住要就此饒舌幾句。

近一些年來，我們社會的各種服務行業，都或
多或少地呈現出向貴族化靠攏的趨勢，餐飲業也不
例外。倘若以此來證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愚以為並無不可。但問
題是先富起來的畢竟還是一小部分人，而目前貧富
差距越來越大的不良社會形態，看來三天兩後晌好
像也無法改變。所以，無論是眼於薄利多銷地賺
錢，還是堅守職業道德底線，對餐飲界的朋友們來
說，小吃成宴固然不妨繼續去做，但保持小吃的平
民性和大眾性，亦即努力給暫時沒有成為貴族、無
力前去消費宴會的平民百姓供應價廉物美的各色小
吃，應該是當務之急。

不過，要促使餐飲界的朋友如此行事，還得寄
希望於公款吃喝奢靡風氣的被蕩滌。因為，到了那
個時候，餐飲界的朋友們，如果不把最大精力投入
到與平民百姓有關的各類小吃，以及低價宴席的製
作和經營上去，老老實實地走薄利多銷的正道，那
他們，怕是就只剩下喝西北風的份了！

《
讀
者
》
今
年
第
二
期
刊
登
了
一
個
笑
話
：
一
女
子
請
一
道
士
到
家
裡
來

驅
邪
。
她
說
：
﹁大
師
，
最
近
實
在
很
奇
怪
。
先
是
上
樓
梯
時
，
那
木
頭
樓
梯

竟
然
硬
生
生
斷
了
。
後
來
我
剛
坐
到
椅
子
上
，
椅
子
也
折
了
。
最
恐
怖
的
是
，

晚
上
睡
覺
時
，
床
竟
然
也
塌
了
。
請
大
師
救
我
！
﹂
道
士
聽
罷
，
抽
出
一
柄
桃

木
劍
，
舞
動
一
通
後
，
劍
指
女
子
，
並
大
喝
：
﹁丫
頭
，
你
該
減
肥
了
！
﹂

我
在
猜
，
這
個
丫
頭
的
體
重
有
多
少
？
她
能
把
樓
梯
踩
斷
，
把
椅
子
坐
折

，
把
床
鋪
壓
塌
，
至
少
得
有
三
百
斤
吧
？
只
是
，
她
怎
麼
身
在
胖
中
不
知
胖
呢

？
明
明
是
自
己
的
身
體
嚴
重
超
重
，
卻
請
大
師
來
家
裡
驅
邪
，
好
可
笑
，
好
危

險
。

好
笑
固
然
好
笑
，
但
千
萬
不
要
一
笑
了
之
。
因
為
有
一
組
活
生
生
的
數
字

，
證
明
我
們
中
的
很
多
人
，
都
和
那
個
丫
頭
極
其
相
似
。
一
份
調
查
顯
示
，
一

九
八
五
年
，
中
國
內
地
城
市
男
性
的
平
均
腰
圍
為
六
十
三
點
五
厘
米
，
而
到
了

二○

一
二
年
，
則
增
加
到
七
十
六
點
二
厘
米
，
增
長
率
為
百

分
之
二
十
。
更
令
人
震
驚
的
是
，
其
中
四
十
至
五
十
歲
男
性

的
平
均
腰
圍
，
已
經
達
到
八
十
六
點
二
厘
米
。

另
據
《
國
民
體
質
監
測
公
報
》
顯
示
，
一
九
九
二
年
，

內
地
有
二
億
人
超
重
和
肥
胖
。
到
二○

○

二
年
，
這
個
數
字

達
到
了
三
億
人
。
再
到
二○

一○

年
，
十
八
歲
及
以
上
居
民

超
重
率
百
分
之
三
十
點
六
，
肥
胖
率
百
分
之
十
二
，
兩
者
相

加
為
百
分
之
四
十
二
點
六
。
超
重
和
肥
胖
者
的
增
多
，
直
接

造
成
了
三
方
面
的
後
果
。
其
一
是
嚴
重
影
響
身
體
健
康
。
目

前
我
國
十
八
歲
以
上
居
民
中
，
百
分
之
十
八
點
八
的
人
患
高

血
壓
，
百
分
之
二
點
六
的
人
有
糖
尿

病
，
百
分
之
十
八
點
六
的
人
血
脂
異

常
。
其
二
是
過
多
的
佔
用
和
浪
費
社

會
資
源
。
生
活
、
醫
療
等
各
種
費
用

，
都
會
相
應
加
大
。
其
三
是
增
加
家

庭
負
擔
。
經
常
是
一
人
肥
胖
，
全
家

哀
愁
。
婚
姻
、
工
作
、
出
行
、
就
醫

等
，
都
有
可
能
成
為
困
難
。

中
國
人
的
腰
為
什
麼
會
粗
得
這

麼
快
？
一
種
說
法
是
過
去
中
國
人
﹁餓
怕
了
﹂
。
尤
其
是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出
生
的
人
，
正
趕
上
經
濟
最
為
困
難
的

時
期
。
一
天
只
有
幾
兩
糧
食
，
一
年
只
有
逢
年
過
節
時
，
才

能
嘗
到
一
點
肉
味
。
所
以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這
些
人
見
了
大

魚
大
肉
，
就
可

勁
地
吃
。
一
些
有
權
公
款
消
費
的
人
，
更

是
一
天
到
晚
泡
在
酒
裡
和
肉
裡
。
結
果
不
僅
吃
胖
了
身
體
，

而
且
還
﹁喝
壞
了
黨
風
喝
壞
了
胃
﹂
。

另
一
種
說
法
認
為
，
導
致
中
國
人
腰
粗
的
罪
魁
禍
首
是

西
方
速
食
的
侵
入
。
據
《
新
科
學
家
》
雜
誌
報
道
，
來
自
英

國
倫
敦
的
營
養
學
家
安
德
魯
．
普
倫
蒂
斯
曾
做
過
一
個
試
驗

，
發
現
一
周
吃
一
個
漢
堡
包
，
一
年
就
能
增
加
八
公
斤
的
脂
肪
。
這
些
美
味
可

口
卻
含
有
高
熱
量
的
食
品
，
威
脅

大
人
，
更
威
脅

孩
子
。

經
濟
發
展
和
生
活
相
對
富
足
之
後
，
我
們
無
時
無
刻
都
在
面
臨

美
食
的

誘
惑
。
報
紙
上
在
誘
惑
，
電
視
上
在
誘
惑
，
大
街
上
在
誘
惑
，
一
旦
走
進
酒
店

和
超
市
，
就
會
遇
到
更
多
的
誘
惑
。
看
看
這
個
，
想
嘗
一
嘗
，
看
看
那
個
，
要

吃
一
口
。
眼
睛
可
以
一
覽
無
遺
，
大
腦
可
以
興
奮
異
常
，
嘴
巴
可
以
來
者
不
拒

，
而
肚
子
只
有
那
麼
大
，
肉
皮
只
有
那
麼
厚
。
吃
多
了
，
就
只
能
加
大
外
延
的

力
度
。過

去
可
能
有
一
些
人
，
以
﹁腰
粗
﹂
為
榮
。
但
﹁腰
纏
萬
貫
﹂
的
腰
，
不

是
﹁肚
肥
腰
圓
﹂
的
腰
。
你
身
上
的
肉
多
了
，
沒
有
人
誇
你
生
活
好
。
最
好
的

辦
法
，
就
是
從
減
少
飯
局
開
始
，
從
控
制
飲
食
開
始
，
從
加
強
鍛
煉
開
始
，
從

改
變
陋
習
開
始
，
從
管
好
孩
子
開
始
。
不
能
讓
我
們
的
孩
子
，
成
為
﹁更
粗
﹂

的
一
代
。

􀎠峰頂􀎡，不是􀎠一切的峰頂􀎡
虞非子

家
庭
學
校

馮

進

小吃和小吃宴
商子雍

笑
聲
故
園
來

姚

船

國人的腰為何這麼粗
汪金友

多年前去過晉南
，考察過一家工廠。
那家工廠就在運城市
的城郊，當時接待我
們的是這家工廠的辦
公室副主任，一個有
些禿頂的中年男子，

我看到副廠長介紹他時，表情十分奇怪，對他
有些調侃、揶揄的意思，副廠長說： 「他可是
萬榮人。」

當時也不知副廠長是什麼意思，萬榮人又
怎麼了。但後來發現，這位辦公室副主任真是
個 「笑話簍子」。當時我們在工廠食堂用餐，
上的是米飯和饅頭，還有一大盆番薯榨菜湯，
因為是熱天，食堂裡有幾隻蒼蠅飛舞。我們正
在啃饅頭，只聽他一聲驚呼： 「哎呀，你這位
空姐，好好在天上飛，怎麼就跳海了呢？」

我們面面相覷，不知何意。只見他很快地
用筷子從湯中撈起一隻蒼蠅。說： 「你們看，
連空姐都跳海自殺了，你說像咱們在工廠裡打
工的，日子怎麼好過？」

我們一起大笑。
當年企業如火如荼進行 「轉制」，工人的

日子非常不好過，像我呆的那家工廠，技術骨
幹、工人走了許多，工資福利也在下降。他的
這番調侃，說到了大家心裡。後來又去了晉南
一些地方，發現那裡的人對 「萬榮」有一種十
分奇怪的態度，是取笑又不是取笑，是諷刺又
不是諷刺。後來問當地人，才知萬榮是運城的
一個縣，那裡出產笑話，而且萬榮人的個性有
些倔，因此關於萬榮人的笑話很多，這樣一傳
十、十傳百，萬榮人就被演繹成一個 「特立獨

行」的群體，似乎他們天生就是 「笑料」。讓我記憶猶新的一
個笑話是這樣的，一個萬榮小伙子用自行車帶自己的老婆去趕
集，中途有一輛自行車超過了他。小伙子一個剎車，連忙讓老
婆下車，自己蹬自行車拚命追，終於追上了那個超過自己的
人，他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然後又蹬車子回來，讓老婆上
車。

我記得當時聽了這個笑話，大家都笑了。
萬榮人怎麼會這麼 「橫」，這麼好玩的。我沒有去過萬榮

，不知道萬榮是不是到處是 「笑話」。但是從當年的感受來看
，大家對萬榮人有一種 「貶義」，雖然表露得不很直白，但能
讓人感覺到。

最近有友人從晉南來，再次說起萬榮，卻讓我詫異不已。
友人說當地這幾年把 「萬榮笑話」當成了文化產業來開發

，四五年前還建成了笑話博覽館，到晉南旅遊的人，大多會到
萬榮的笑話博覽館去參觀，去的人多了，萬榮的知名度越來越
高，遊客們都樂意到萬榮去 「尋開心」。在民間，一個地方的
人對另一個地方的人的 「文化隔閡」是常見的，譬如上海人小
器、浙江人精明、山東人火爆……等等，但很少有人會順竿
子往上爬的，大都一一進行駁斥，絕不賣帳。但萬榮人卻不是
這麼想的，順大家思維定勢，借力打力發展起了笑話文化產
業，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萬榮笑話」會制約萬榮的發展，相反
他們認為 「笑話」是萬榮的特色和文化，是差異化競爭的資本
。我想到了一個詞來形容萬榮： 「文化自信」。什麼叫文化自
信，就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就像一個人
，一天到晚自暴自棄，怎麼看得到光明，最終將一事無成？只
有自信自尊，認識自己的長處，才能更好地掌握未來，也會贏
得別人的尊重。

由萬榮的文化自信，還讓人想到了一個更大的命題──文
化強國。一個國家的民眾只要對自身文化的價值有充分的肯定
，並對這種文化的生命力有堅定的信念，這樣才會有自信，有
自信才能有自尊，有自尊才能有自立，有自立才能有自強。一
個國家的民眾如果對自己的文化不自信，認識不到它的優勢和
長處，那 「發展和強大」也許就無從談起。

萬
榮
人
的
文
化
自
信

流

沙

文文
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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